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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的悲观主义者陈可辛：

相信温暖写实主义，从未“躺平”
相信“温暖写实主义”，
仍然在意批评

陈可辛其实可以算是“导二代”，他的父亲
陈铜民是一位不算特别成功的电影人，曾辗转当
过导演、演员、编剧、编辑，虽然每天回家都津津
有味地讲解自己的工作，但对儿子的要求却是
“千万不要碰电影”，要做一份舒服点的工作。

陈可辛与父亲的关系非常好，考大学时遵父
命填报了当时热门的酒店管理专业，但骨子里的
电影基因很快占据上风，一个学期之后，他就转
到了电影专业。
温暖的家庭关系，尤其是与父亲的关系，让

陈可辛哪怕在见识了现实社会的“残酷”之后，
依然保持着乐观而光明的信念。
“我可以活在很残酷、很困难的境遇里面，

但我有很温暖的信念，我也相信明天会更好。最
近大家常讲一个词叫温暖写实主义，我是特别相
信，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陈可辛的乐观也直接反映到了他的作品当

中，比如拍摄《亲爱的》涉及儿童拐卖这样有些
残酷的现实题材影片时，仍然让观众能够从中
感受到一丝希望，比如《甜蜜蜜》里“李翘”“黎
小军”在相遇相爱分手几年后又在纽约街头意
外重逢，非常童话，总是游离在“现实”“残酷”
和“温暖”“乐观”两种相对立的情绪，这样的

风格也被一些影评人批评为“商业上的
妥协”。

在陈可辛看来，自己影
片调性的确卡在商业性和
艺术性的中间，在影评人
笔下口碑不算很好。

“它又不是最卖
钱、最商业的电影，因
为永远把人性有些
时候的不幸或者阴
暗面或者不想碰的
东西都挖出来讲，
但当你讲的时
候，很多时候
一些比较艺
术性的电影
就会把这个
血淋淋的东西
写得很悲观或
者很没有希望，
觉得那才是现
实。偏偏我就相
信这些问题是
能解决的，所
以我只能拍能

解决的。”
对于这些负面评价，陈可辛坦言自己会在

乎，“没有人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的电影的，不
在乎是骗人的。多少人夸你，夸你的人只有一种，
骂你的人有多很不一样的，所以我看的都是骂你
的影评，不会看夸你的影评。”

公司差点倒闭，
阴差阳错成就《甜蜜蜜》

1994年，陈可辛执导，张国荣、袁咏仪、刘嘉
玲主演的《金枝玉叶》在香港连映两个月，票房
近三千万元，拿下当年年度暑假档票房冠军，名
列全年十大卖座电影。
这部讲述娱乐圈王子和灰姑娘童话故事的

影片，其实是命题作文，“早两年，我们要和张国
荣合作，结果他去拍《霸王别姬》。等《霸王别
姬》拍完，张国荣选了我们公司。大明星哎，怎么
也得给他做一部片。”
最初，陈可辛酝酿了两个选题，“第一个接

地气，属于我很熟悉的内容，但不适合张国荣。还
有一个就是《金枝玉叶》，不仅是为他量身定做，
里面也用了很多我知道的、我见过经历过的娱乐
圈内容。而且它是老派好莱坞电影路线，在观众
中能达到最大公约数。”
《金枝玉叶》上映后票房大卖，至今仍是陈

可辛导演作品香港票房第一位，“上映那个月，
我感觉我不是在走路，整个人都在飘，到现在我
等了三十年，也没有再那样飘过。后来每部电影
要么口碑不够好，要么票房不够好，都差了一口
气。”
《金枝玉叶》的成功，让陈可辛有机会拍摄

自己喜欢的题材，“我要拍我相信的片子———年
轻时的嫲嫲以十年阳寿与死神交易，救回垂危的
儿子帆帆……”
结果《嫲嫲帆帆》票房惨败，他所在的五个

导演组成的小公司因此被收购，资方收购条件是
陈可辛拍摄《金枝玉叶 2》。
最终，他答应了这个完全不在计划当中的续

集，同时提出要拍一部比较文艺的电影，那就是
《甜蜜蜜》。“我先拍了《甜蜜蜜》，因为我怕拍
了《金枝玉叶 2》之后他不给我拍《甜蜜蜜》
了。”
当时，两部电影“行程都很赶”，因为《金

枝玉叶 2》暑期档要上映，因此陈可辛拍《甜蜜
蜜》拍了一半就停下来赶去拍《金枝玉叶 2》，拍
完再回来继续拍《甜蜜蜜》纽约部分和所有曾志
伟在香港的戏份。
最终，《甜蜜蜜》成为了陈可辛的代表作之

一，口碑和票房都大大超过《金枝玉叶 2》，也是
他拍得最舒服、最自由的一部戏。
“一部好片真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要碰到

最好的团队、最好的人、最好的故事。当然最重要
的核心是导演要非常坚持自己的信念，但是坚持
信念的过程中，总会有人不停地打击你，从投资
方到演员明星，每个人来都会有自己的要求，每
个人来都可能把你带偏。导演就是一个把所有人
码在一起去创作、去做选择的人。”

改变要有原则底线，
不需要讨好

电影产业在不断发展进步，早已功成名就却
仍然紧跟新风向的陈可辛，自称虽然有过“躺
平”的想法，却从来没有真正“躺平”过。
“最早我选择电影行业有一个很天真、很傻

的理解，就是做电影导演挺好的，你充满热情做
一部戏，做半年一年就完了，你就可以去享受人
生，去找新的故事，去环游世界，找新的灵感，再
回来再拼搏，但原来没有中间那段时间的。因为
拍完一部你已经担心下一部怎么做，而且电影是
一个很困难的行业，你越成功压力越大，拍下一
部大家对你要求更高，下一部也会更难，这是我
们必须要面对的。”
《甜蜜蜜》之后，陈可辛又接连拍摄了《如

果·爱》《投名状》《中国合伙人》《亲爱的》《武
侠》《夺冠》等题材多样的影片，将来他还计划
和章子怡合作剧集。
“现在流媒体已经在改变了，可以用十几个

小时的篇幅讲故事，但电影只有两个小时，是受
限的。”面对不可阻挡的潮流趋势，他也想改变，
“我也会向往拍 5集、8集这种体量的短剧。”

陈可辛似乎在“变”，但他又在这些作品中
坚持了很多的“不变”。
“我一直都是很有危机意识的，所以我一直

顺着市场当时的要求去改变。”但陈可辛坚持，
改变并非没有原则和底线，“你要坚持自己那些
‘说什么都不会改变’的部分，因为一改变，那个
电影就不会好看了。相比一部不卖座的电影，口
碑不好更伤导演，因为观众会记住一辈子的。”
同时，陈可辛也希望，创作者们能立足中国

找到好题材，向全世界观众展现中国面貌，他也
建议作品可以运用有不同国家的语言，会使其更
有影响力。
“中国有很多的好故事，很多故事是全世界

的人都能共情的，那为什么不去拍这些大家都能
共情的中国故事呢？我觉得应该把中国的故事，
拍到全世界都要看（的程度）。我们不要拍一些
为了讨好他们的、固定的中国形象的东西，这样
的话没有进步。而且这是一个可以改变的事情，
中国市场也很大，能够给你这样的资源。”

文/晨报记者 陆乙尔

图/晨报记者 何雯亚

第二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

迎来的首位大师，是导演、监制陈可辛。
在将近四十年的电影生涯中， 陈可辛

执导了《甜蜜蜜》、《中国合伙人》、《夺冠》等
观众耳熟能详的 17 部电影，还监制了近 40
部作品。

陈可辛畅谈了自己与电影的缘分，并坦
言自己是一位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人生必然
会碰到很多烦恼，但乐观在于当下，“当你乐
观，当下就快乐了。结果怎么样？你就想象结
果是最好的，因为起码你把当下赚了，这就
是我人生的态度，拍电影的态度。”


